
1938 年春发生的台儿庄战役，
歼敌万余人，缴获大批战略物资，是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
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
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
略者的骄狂气焰,赢得了世界反法西
斯人民的高度评价,扩大了中国抗战
的国际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说：“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
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
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
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在台儿庄战役
的策划和组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级党组
织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
支持，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地方游击
队直接参加了战斗，体现了共产党人
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精神。

周恩来献策李宗仁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
发以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
上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致使抗
战以来丧师失地，仅半年多的时间便
失去了华北半壁河山。同年 10 月
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被任命为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
浦路的防御战，当时第五战区内可用
的兵力尚不足七个军，而且都是“杂
牌部队”，“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
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和当时在上

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
是三四等的货色。”（唐德刚《李宗仁
回忆录》）。而李宗仁改变了最高统
帅部制定的单纯“防御战”的方针，以

“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发动民
众广泛参与，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
庄大捷。而这一作战方针正是根据
周恩来的建议制定的。

1938年3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特地邀请八
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中共中央副主
席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
其寓所，征求津浦路防御战的作战策
略。周恩来建议说，在津浦线南段，
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
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
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
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
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
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则使用主
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
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
的。白崇禧听后大为赞赏，他立即用
电话将周恩来的建议转告李宗仁，后
来又亲赴徐州协助李宗仁制定作战
方略。

周恩来为确保建议能得到落
实，专门派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
张爱萍前往徐州面见李宗仁。张爱
萍到徐州后，向李宗仁陈述了四点
意见:一是日军骄横目空一切，占领

济南后长驱直入,骄兵必败，且孤军
深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
良机；二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不
备，把突出之敌消灭在阵地战和运
动战中；三是鲁南地区平原、山
地、丘陵、河流兼备，地形复杂，
乃伏兵用武之地，应在此打上一
仗；四是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袭扰
敌人后方，我党地方组织可以发动
民众破坏敌人交通线。李宗仁听了
很高兴，说道：“请你转告周主任，
静候佳音。”

事过 26 年之后，李宗仁海外归
来，陈毅元帅在北京四川饭店设宴招
待，请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张
爱萍上将作陪。李宗仁握着张爱萍
的手看了半晌说：“我们很面熟呐，是
在什么地方会过？”张爱萍逗趣道：

“总统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呀！在台儿
庄战役前……”“啊，对对对，”还没等
张爱萍讲完，李宗仁猛然讲到，“你是
当年周恩来主任派来的那位高参。
台儿庄大捷有你的大功……”（东方
鹤《上将张爱萍》）

中共全方位大力配合和支持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胜利。在战役实施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在战略和战术上给予了大

力配合和支持。
1938 年 2 月，蒋介石在武汉召

见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询问：“是
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部队袭击津
浦线，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慨然回
答：“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
起即当派队前往。”李宗仁在去徐州
前，也会晤彭德怀，希望八路军配合
他在津浦线和鲁南战场的作战。朱
德、彭德怀先后电令刘伯承、徐向前、
邓小平、聂荣臻等，派出得力部队，向
津浦线袭击，积极配合津浦线北段作
战。1938 年 3 月 18 日，徐向前率
129师的一个旅东出津浦线，在南宫
击溃了清水司令官的日军，配合了鲁
南战场。晋察冀军区出击平汉路北
段，先后袭击保定以南铁路沿线之望
都、定县和新乐等主要车站，使敌铁
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第 120 师以
四个团兵力，先后袭击了同蒲路的平
社、四罗等车站，使敌同蒲路北段交
通中断。第 129 师主力于邯长公路
上展开破袭战。在津浦线南段，周恩
来、叶剑英指示新四军张云逸部配合
李品仙、廖磊部的作战，钳制南线日
军。据不完全统计，在台儿庄战役期
间，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先后作
战400余次，毙、伤、俘和击溃敌人两
万余人，击毁汽车500辆，缴获机枪
百余挺，步枪300支（王东溟、郭明泉

《台儿庄战役史》）。有效地牵制和打

击了日军，使大部日军胶着在华北战
场，不能抽调过多兵力去台儿庄参
战，从而减轻了台儿庄方面对我军的
压力。正如毛泽东所说：“敌攻鲁南
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
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
当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积
极开展游击战、破袭战，配合正面战
场。第五战区在徐州成立后，中共苏
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委员张光
中就建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
1938年3月下旬，抗日义勇队就依靠
滕、峄边区，袭击临枣铁路、津浦铁
路，破坏敌人的军事运输线，使矶谷
师团成为一支孤军。为了切断敌人
临枣线上的运输，义勇队在临枣公路
上伏击日军，毙伤日军几十人，击毁
日军运输车辆，缴获大量战利品，得
到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嘉
奖。共产党员文立正组织的游击队，
一直在台儿庄地区活动，积极配合国
民党部队作战。枣庄中兴煤炭公司
组织了一支由矿工组成的 3000 人
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经常不断
神出鬼没地夜袭敌人的后方，炸毁日
军在枣庄的汽油库，致使日军的飞
机、坦克车、铁甲车等机械化武器装
备失去效用。

李宗仁在我党的帮助下，成立
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

会，中共铜山县工委会书记郭影秋
担任组织部总干事，他以总动委会
组织部的名义往各县动委会选派中
共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指导员，积
极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参加到抗日的
行列来。1937 年底到 1938 年初，
我党组织发动的各民众抗日团体，
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
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联
合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民众
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苏
鲁豫皖边区。台儿庄战役期间，第
五战区各群众抗日团体，在我党的
领导下，组织了宣传队、担架队、
卫生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中共党
员栗培元，以邳县动员会的名义把
全县一万多辆牛马车集中在陇海铁
路运河镇车站附近，负责给我军运
送粮食、弹药和抢救伤员。邳县青
年抗日救国团，还成立了“战地服
务队”，组织500付担架冒着敌人的
枪林弹雨，于运河两岸的连防山、
禹王山一带抢救伤员。李宗仁感慨
地说：“淮南、鲁南各地的民众的力
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
场上抢救伤兵的是民众，当间谍的
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
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
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
的责任来了。”（谢冰莹《李宗仁将
军会见记》）（待续）

中共在台儿庄战役中勇于担当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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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年头的军营生活早已翻
篇，并且工作过的老部队也先后撤
编了，即使当时又安排到其他部队
工作的年轻战友，也已先后脱下军
装转业到地方了。因此，我觉得这
辈子再也跟部队沾不上边儿了。不
承想，微信打破了平静，自从我加
入了“我的十七团我的四中队”微
信群之后，与天南地北的老战友们
一起，通过工作情景再现、往事回
忆聊天和展示老照片等方式，让当
年火热的军营生活一下子又呈现在
了眼前，心里的那个爽呀，简直是
无以言表啊！

“中炮装弹——”
“检查中炮——”
“检查好——”
“离开炮——”
“离开了——”
“砰！”
“中炮释放机芯——”
“检查机芯——”
“检查好——”
“离开炮——”
“离开了——”
“砰！”
这 是 近 日 在 群 里 我 与 老 祁

（1979 年从山西省广灵县入伍） 同
志重温检查歼六飞机航炮工作情况
时的联络口令和场景。当时我们几
个战友正在群里聊天，我一时心血
来潮，突发奇想，便向老祁征求意
见，他爽快地同意了，于是乎，我
立马登梯跳入“座舱”，他迅速弯腰

“蜗居”到机身下，便开始了上述对
话活动。演练完毕，我俩心里皆乐
不可支，群里战友们的点赞一个接
着一个，将当天的群聊一下子推向
了高潮。

我1980年于滕州一中高中毕业

后考入了空军一机校，1982年军校
毕业后提了干，分配到位于河西走
廊的原空军航空兵第四十六师修理
厂任见习军械师、军械师，1985年
10 月，在裁军 100 万的大动作中，
该师撤编，我被分配到了原空军航
空兵第六师十七团机务四中队任军
械分队长，1989年2月提升为该中
队政治指导员，1993年6月后，先
后任该团飞行二大队副政治教导员
代理教导员、政治教导员等职。
1998年8月14日，该团撤编，我成
了一名编余待岗人员，2001年底选
择自主择业转业回滕，只好将对军
营的爱埋在了心底。

受当时通信条件 （我回来的次
年才办理了一个小灵通） 等的限
制，我转业后与战友们一直没有多
少联系。不知是谁何时创建了“我
的十七团我的四中队”微信群，是
章丘的王华章 （1985年入伍） 多方
打听到了我的小灵通号，才于今年
5 月份告诉我的，记得我正好是第
100 个入群的，这个数字让我喜上
加喜。由于我才刚接触微信没几
天，打字速度慢，语音、视频等尚
未鼓捣过，一下子“蹦”出来那么
多老战友，我都应接不暇了，只好
按“出场”的先后顺序，用笔一一
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来，然后再逐个
问好回复他们。群聊中，“孙指导
员”“孙教导员”“孙导”“军长（军
械分队长的简称） ”不绝于“屏”，
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
军营，时常喜而不寐。

1989 年从湖北省入伍的小严，
跟我在机务四中队里干过文书，小
伙子头脑灵活，工作细心、认真，
是我们工作上的好帮手。聊天中，
小严突然提议道：“孙导，您再点一

次名吧。”点名是连队的一项经常性
活动，每每这时，小严总是会提醒
我或其他中队干部做好准备，并督
促值班分队长按时吹哨子集合部
队。此时此刻，看到小严的提议，
我怎能不满足他的这一小小要求

呢！于是，我迅速起立立正整理着
装，一一呼唤了正在群聊中的几位
战友的名字，他们都立马立正回答
了“到！”又是一个群聊小高潮。

与我们机务四中队营房紧挨着
的是一个水泵房，负责供应附近连
队的生活用水。水泵房的主人原来
是王叔王婶 （河北人） 夫妇二人，
后来，王叔因病去世了，剩下了王
婶一人坚守着“阵地”。王婶是个热
心人，对中队官兵特别是临时来队
家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有求必
应。1990年，我爱人首次怀孕一个

多月后小产，我什么也不懂，全是
王婶跑前跑后帮着料理的。离开四
中队，特别是转业离开部队后，我
一直惦念着王婶。在聊天中得知，
王婶已八十多岁，身体很硬朗，现
已搬到临洮县城边上的部队大院去
安度晚年了，我那悬着的一颗心终
于落了地。

我们机务四中队营区外面即是
庄稼地和村庄，附近一村庄的一名
中年妇女患有精神病，她家的责任
田就在我们营区大门口北侧，她每
天下地干活时，都要在我们营区门

口唠叨一阵子，至于她说的是什
么，谁也听不懂，战友们戏称她为

“教授”。在群聊中，我也不由自主
地打听了一下她的情况，远在四川
省的李正旭同志立马告诉我道：

“孙导，我去年去部队驻地玩时打
听过，‘教授’已经去给马克思讲
课去了。”得知这一消息，我这心
里还禁不住难过了一阵子呢。

感谢微信，感谢“我的十七团
我的四中队”微信群，让我又回到
了那久违的军营，滋润着我的心
田。

微 信 军 营
孙延宜


